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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持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形之
手”，被称为“输血之源”。但在现实中，“每
个部门手里都攥着一把米”，涉农资金管理
中权力部门化、项目随意化、资金碎片化、
效益低效化等问题时有发生。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近年来推进涉
农资金整合改革，共整合 20 多个部门 69
类 9 亿多元涉农资金，精准投向农田水
利、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化三大类，实行
政府统筹调配、项目择优竞选、资金集中
投放、绩效监督倒逼，变过去的“毛毛雨”
为“集中灌溉”，变“雨露均沾”为“重点突
破”，变“跑冒漏滴”为“集中监管”，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一头猪身上有多少部门

在管资金”？

“一头猪身上有多少部门在管资金？”
生猪生产、母猪繁殖补贴，农业保险、

生猪屠宰加工、猪粪处理、病死猪处理等
等，涉及发改、农业畜牧、保险机构、工商、
食药监、环保、科技等多个部门，相关资金
都分散在各个部门。

宁海县财政局粗略一算，涉及“猪”的
部门或机构达到了 20 个左右，每年的财政
专项补助、行政(事业)经费等，数额不菲。

这仅仅是围绕一头猪而开展的行业管
理、行政审批或相关服务。前提是，这头猪
必须是健康的，无病疫的。如果猪出了疫情
或其他问题，任何一个部门都管不了，也管
不好，必须统筹协调，合力解决。

猪如此，鸡如此，涉农领域的方方面面
均如此。

宁海县财政局局长庞建宏说，与全国
一样，过去，宁海县在涉农资金管理方面也
存在资金“碎片化”、项目“随意化”、权力
“部门化”等问题，也出现过个别官员腐败
受贿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财政涉
农资金在预算安排上存在着部门事权与支
出责任不匹配，在部门二次分配过程中出
现了“撒胡椒面”现象，一些人情项目、“钓
鱼”项目应运而生，套取了财政资金，同时
滋生了官员腐败。这些问题急需通过涉农
资金整合改革，在源头上予以杜绝。

从 2015 年开始，宁海探索“涉农资金
整合”，近年来更是进行有效提升，在乡村
振兴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

放水”

按照“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
一个龙头放水”的资金整合要求，宁海县通
过归并、分类化零为整，握指成拳，实现资
金统筹、重点突出、点面结合。

数据显示，2016 年，宁海整合 21 个部
门 69个项目，立项项目 818个，整合本级财
政资金 5 . 18 亿元；2017 年整合 20 个部门
75 个项目，立项项目 968 个，整合本级财政
资金 4.82亿元。

宁海县茶院乡许民村党支部书记叶全
奖对改革感触最深，以前，县里面、市里面
都得跑，农办、旅游、规划、交通、水利，几乎
涉及乡村建设的部门他都跑遍了。他说，每
年这些部门都有多多少少涉及农村建设的
资金，用他的话说就是，“你不去跑，资金是
不会主动跑到村里来的”。

今年，叶全奖又想把村里的旅游品质
再提升一下，主要是修一处停车场，拓宽进村道路，以及修复一些旧房。他感
受到了“筹钱”的变化，对照公示的项目和村里实际，挑了 3 个自认为很有把
握的项目。这 3 个项目，先到乡里进行第一轮 PK。乡里经过初选，然后再报
到县里。经过专家组的认证和审核，叶全奖报的 3 个项目因为符合涉农资金
引导方向，而且成熟度高，最终都通过了，其中光新农村建设精品村项目的
资金补贴就达到 400万元。

“农村建设项目实行公开申报，专家评审通过后，资金真的就自己跑上
门来了，既方便，又有专家给我们把关，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去干了。”叶全
奖说道。

目前，宁海搭建了农田水利类、新农村建设类、农业产业化类三大项目
管理平台，对 21 个部门和 18 个乡镇(街道)开通项目申报受理网络端口。村
里谋划项目，经乡镇(街道)初审、部门复审后，请专家组成联席评审，再向社
会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立项。这样就实现了项目网络受理的全覆盖，做到责任
可追溯，实现涉农整合项目管理的信息化、程序化和常态化，杜绝了人情项
目。今年上半年，全县受理了 1914 个项目申请，最终立项 818 个。

“让血液真正输入到乡村振兴中”

宁海县县委书记杨勇说，这项改革突破了过去的政府权力部门化、项目
立项随意化、财政资金碎片化和投资效益低效化的弊端。一句话，把有限的
涉农建设资金集中起来，公开透明合力建设新农村。

“财政涉农资金改革体现了政府从管制走向治理、从国家财政体制走向
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型过程。”杨勇说，“目前我们正推动涉农资金从财权整合
向事权整合的 2 . 0 版升级，扩大涉农资金整合成功经验，把涉工涉商资金
也列入整合范围。同时把社会工商资本等资金也导入整合体系，扩大整合盘
子。”

培育经济的“造血功能”是财政资金的使命之一。宁海实施集体经济亿元
工程，5000万元普惠式补助，5000万元项目化激励，变以往零敲碎打类政策
为“普惠式补助+项目化激励”，去年村均集体收入增长 25%、20万元以下村
全面消除，今年要实现经营性收入 5万元以上全覆盖。

财政杠杆还需发挥“引钱”功能，宁海推行三权分置、租景入股、民宿以奖
代补和备案制等改革，促进社会资本充分涌入，撬动发展七色美丽经济。“十
二五”以来，宁海游客接待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分别以年均 13 . 7% 和 21 . 7%
的速度稳步增长，游客接待人次突破 1000万，总收入突破 100 亿元。

如何强化绩效评估“用钱”效能？宁海还配套构建申报、评审、验收全过
程指标体系，多部门联动定规则、第三方跟踪做裁判、智能化管理促公正，让
低效项目“出得去”“进不来”，真正把财政的杠杆效能发挥到最大，从而助推
宁海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截至 2016 年底，宁海县农村集体经济年可支配收入 50万元以上的村
达 76 个，预计到 2017 年底，全县将全面消除集体经济年收入 20万元以下
村庄。

多腿走路，八方生财。预计到 2020 年，宁海县所有建制村集体经济年可
支配收入将达到 30万元以上，50% 村集体经济年可支配收入达到 50万元
以上，基本建立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村级组织服务能力显著提
高。 （本报记者裘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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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幸福的农民”——— 站在贵州
省湄潭县湄江街道金花村“七彩部落”观景
台上，记者看到茶园里竖着一个醒目的标
语牌。

沿着干净整洁的木栈道，记者走进
金花村“七彩部落”村民组。白云青山，葱
茏的树木掩映着几处七彩的房子。“七彩
部落”，果然不负这个美丽的名字。

“我们也是被逼出来的。”金花村年轻
的村支书冯燕青说，几年前，附近的龙凤
村和核桃坝村都已经发展起来了。“山都
是同样的山，产业都是茶产业，为什么旁
边的村子能发展起来？我觉得是思想观念
的问题。”

不怕落后，就怕安于落后。2015 年以
后，不甘落后的金花村村民们开始发愤图
强。他们决定，把茶叶与旅游结合起来，发展
农村特色旅游。

“我们农村房屋空置率很高，家家都是
二层小楼，七成的房间是空着的，为什么不
利用起来呢？”冯燕青说，为做出特色，他们
把房子装饰成七彩风格，还配套建设了“七
彩之门、七彩伞阵、七彩广场、七彩木塔、七
彩迷宫、七彩乐园、七彩画室”等景观。于
是，诞生了迷人的“七彩部落”。

“我们这里的农民，不光是农民，他们
还是股东、老板和演员。”冯燕青说，村民们
通过集资入股，发展集体经济，“人人是股
东，户户能分红”。很多村民开客栈、建茶
厂，当起了老板。为吸引游客，村民们晚上
搞歌舞表演，村里热热闹闹。

把茶区变成景区，把茶园变成公园，把
茶山变成金山。冯燕青说，2015 年以前，这
里的村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 8200 多元；通
过三年的发展，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到一二 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人均纯收入增长了好

几倍；如今，年人均纯收入有 3万多元，以
前有不少村民在外面打工，现在大多回来
了。

记者走进农户徐学书家，这名 52 岁的
村民开了一个奶茶吧，七八名游客正坐在
奶茶吧里闲聊。

徐学书说，家里有 9 亩茶园，不过他

家只卖茶青，这一块每年有 4万元左右
的收入。“我把家里的空房子装修改造
成了 11 个标间接待游客，加上这个奶
茶吧，每月有 1万多元的收入。”徐学书
25 岁的儿子还组建了一个乡村乐队，帮
人在篝火晚会、婚礼等场合演出。

奶茶吧里的客人、遵义市民曾小芬
说，自己是第二次来“七彩部落”玩。“这

里环境好，空气好，有一种宁静祥和的感
觉，让人很放松。”

“现在湄潭县城的人都很羡慕我
们。”徐学书自豪地说，“尤其是夏天，我
们这里比城里舒服得多。如果拿县城的
一套房子跟我们一套房子换，我们肯定
不干。” (记者陈玉明)

新华社贵阳 7 月 23 日电

在这里 ，做一个幸福的农民
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村民：现在县城的人都很羡慕我们

57 岁的郎泽怀坐在自家门前的巷道
里，躲避正午毒辣的阳光。“我们庄台上，房
子跟房子挨得近，一楼见不到阳光，天热的
时候挺凉快。”

郎泽怀所说的庄台，是我国淮河流域
一种特殊的防洪工程。在行蓄洪区内，为了
防止洪水淹没房屋，通过人工垒起台基，或
者以天然形成的高地为基座，再将村庄建
于其上。生活在庄台上的百姓住房拥挤、环
境逼仄，大伙盼着能“改善居住环境，能住
得宽松一些。”

在安徽，沿淮大大小小的庄台近 200
个。郎老庄位于安徽省阜南县王家坝镇和
谐村，庄台台顶面积 5000 多平方米，甚至
不及一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大。

“蓄洪的时候，庄台就像是一座孤岛，

吃的喝的都要人送进来。”自记事起，郎
泽怀印象中已有七八次蓄洪。

“相比以前，这已经好多了。”郎泽怀
提到的“以前”，那时候他家还住在另外
一个庄台——— 解放庄台上。

“那个庄台更大，也更挤，实在住不
下，我父母就搬过来了。”郎泽怀说，挤到
什么程度呢，有一年蓄洪，把地里的麦穗
抢回家，没地方放，只好堆到屋子里，两
间房不到 30 平方米，一家 6 口人就只能
睡在麦穗上。

随着人口的增加，郎泽怀的家“只
好向上发展，9 口人挤在楼上楼下的四
间房里。平日里，郎泽怀的儿子和儿媳
妇都在杭州打工，家里会宽松一些，逢
年过节儿子跟媳妇回家，家里就得打地

铺。老郎家前后左右都有邻居，最窄的
外墙距离，仅能容两人通过。

郎泽怀说，他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代
“庄台人”，以后孩子们不光能住在水淹
不到的地方，还能住得舒适。

郎泽怀的愿望正变成现实。
“目前阜南县还有 131 个庄台，像

郎老庄这样 200 人以下的庄台，我们会
实施整体搬迁。”阜南县县长李云川说，
蓄洪洼地绝不能变成民生洼地。按照县
里的规划，到 2020 年，阜南有 2 . 6 万
“庄台人”会搬到更安全的新家，暂时不
能搬迁的，也会通过村庄环境整治、完
善基础设施，让庄台变得更适合居民生
活。

郎泽怀即将要搬去的地方，距离郎

老庄大约 3 公里，“那是一个保庄圩，不只
是更安全，里面还有学校 、有医院 、有广
场，我每天接送孙辈上学能少跑好几公
里。”郎泽怀笑着说，没事的时候，他会去
那边走走，看看自己的“新家”建在哪里，
旁边都有什么。

和谐村负责人刘杰说，目前迁建工作
已完成人口登记、房屋丈量、拍照留存等
程序，安置点也已整平完毕。按照现在的
规划，郎泽怀家能分到一间 120 平方米的
房子。

郎泽怀注册了微信，他用了一张城市
里高楼大厦的照片作为头像。“现在还有
些困难，但一定会越来越好。”郎泽怀说。

(记者王立武、陈尚营)
新华社合肥 7 月 22 日电

沿淮“庄台人”的搬家曲

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
湿漉漉的菜地里，马琴低挽着裤腿

儿，弯腰拔下白菜和莴笋，径直向路对面
走去。

小青瓦、坡屋顶、雕花窗、白粉墙，路对
面一座三层黔北民居便是马琴的家。屋顶
竖着四个红色大字：“花茂人家”。30 岁的
马琴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这家农家乐
的老板娘。

地处贵州北部的花茂村北依大娄山，
气候宜人。“每到夏天，就会有很多重庆的
客人过来避暑，吃住都在我家，一待就是两
三个月。”

马琴特地准备了 8 间客房和 10 张餐
桌。她粗略估算了一下：“去年餐饮收入十
一二万，住宿也有一两万。”

乡村旅游兴起了农家乐，也复活了花
茂村传统工艺——— 土陶。

作为花茂土陶的第四代传承人，母先
才 13 岁就跟着爷爷和爸爸学土陶，做这行
已经 30 多年了。

花茂土陶始于清代光绪年间，距今已
有 140 年的历史。不同于其他的制陶工艺，
花茂祖传的制陶工艺一次成型，无需修坯。
由于制作工艺独特，花茂制陶现已成功申
报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花茂全村 95% 以
上的人家都做土陶，村里大多数人以此为
生。后来，市场竞争加大，手工土陶因为低
效、“土气”逐渐落伍，村里做土陶的只剩下
母先才一家。

“七八年前，一个大陶罐，才卖 20 元，
加上交通不好，销不出去，几次我都想放
弃，外出打工了。”母先才两手沾满陶泥，低
着头边揉陶土边说。

将陶土揉成团后，开始制坯，他用力一
蹬脚下的石盘基座，泥盘车迅速旋转，一个
陶罐轮廓很快成型。“现在游客随便订制一
个小物件，就可以卖 50 元。”

母先才的陶艺店里人来人往，用土陶
制作的兔子、燕子、长颈鹿等摆饰很受欢
迎，但是最受人青睐、也是销量最好的当属
盬子。

盬子是一种土陶烹饪工具。花茂村地
下埋藏着丰富的白色陶泥，为制作盬子提
供了上好原料。“这种白泥制作出来的盬
子，胎质细腻坚实，很好的保存了食材的原
有味道。”母先才说。

一个盬子由外桶、内钵和气盖三部分
组成。烹饪的时候，外桶倒入水，内钵放入
食材，形状像碗的气盖倒满冷水置最顶部。
开火后，外桶里面的水蒸气会从内钵上的

气孔冒出，遇到冷温气盖形成蒸馏水，滴
在食材上。因此，盬子在当地又称“汽
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盬
子，当地也就有了一种特色美食“盬子
鸡”。“以前家家都穷，只有过年我们才
有机会吃到。”母先才说，“制作的时候，
将用食盐、姜片、红枣等腌制的整鸡，
直接放入内钵进行蒸制，蒸汽在盬子
里循环，蒸馏水滴下来形成最原味的
鸡汤。”

一锅盬子鸡，在母先才的弟弟母
先刚看来，还蕴含着传统的哲学。“气
盖里放冷水为阴，外桶里的热水为阳，
通过阴阳平衡，鸡里面各种营养元素
融合到内钵里的鸡汤，保留原汁原
味。”

“我一年能卖出 2000 多只盬子鸡。”
花茂村农家乐“红色之家”的老板王治强
自称是母先才的搭档，“游客到我家吃了
盬子鸡，觉得很美味，就会去他家里卖盬
子。”

今天，母先才要完成一个客户的订
单，制作 40 个盬子。“最近两年，我卖出
大概 6000 个盬子。”

母先才的陶艺店里，摆放着 36 台拉

坯机，这是母先才专门为游客体验陶艺
而购置的。“看到陶艺展示，很想自己做
一些，留点儿纪念。”来自山东菏泽的游
客胡静说，“今天虽然是阴雨天，却能感
受到花茂村勃勃的生机。”

据统计，花茂村去年游客接待量近
70 万人次，300 多人吃上旅游饭、发了
旅游财。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
2012 年的 6478 元增长到如今的 1 . 6
万元。

随着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完
善，花茂村的乡村旅游方兴未艾，聚
合了人气。依托土陶产业，花茂进一
步挖掘，提炼陶艺文化，打造了一条
集旅游休闲、陶艺展示为一体的陶艺
一条街。

走在花茂村的土墙边、篱笆旁，或
者自己动手体验土陶制作工艺，都能让
人感受到当地对村落传统文化的重视，
这也得益于花茂村对“乡愁经济”的打
造。

“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虽不比
蓬莱，仍可算一方。”教师侯光富退休后
常住花茂，每有感慨，他便写几首小诗，
记录惬意的生活。

（本报记者刘勤兵）

乡村旅游“搭台”，土陶工艺“唱戏”

一个黔北山村的“乡愁经济”

▲贵州省湄潭县湄江街道金花村村景（7 月 22 日摄）。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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